我發誓，我絕對沒作弊
時間只剩下不到十分鐘的時間了，我驚覺我的考卷上，竟然還有那一大堆該死的空白。以我往常寫考卷題目時的習慣，如果遇到不會的題目就會先跳過，但這是我想都想不到的情況，不到十題的考卷，我跳過的題目將近一半。

這下玩蛋了！
我的汗從我的額頭上流下來，滴在考卷上，看起來好簡單的題目，感覺卻又好陌生。我的心臟砰砰作響，我四處張望，兩個助教都在講桌旁邊聊天，似乎完全不在乎台下的動靜。俗話說的好，機會，只留給懂得把握住的人。
我的左手蠢蠢欲動，握著鉛筆的右手顫抖著。時間就快來不及了！非得這麼做不可，我這麼說服我自己。正當我的左手慢慢伸向擺在椅子的書的時候，我感覺的出來，左手距離書本就只差毫米了。
汗水仍然不斷的滴落，我的雙手顫抖著，內心的天使與惡魔不斷得交戰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我右邊的肩膀突然被拍了一下，我的寒毛瞬間直豎，心跳的速度更加快速。

該死！難道我的計畫被發現了嗎？

我慢慢的把頭抬起來。奇怪？！兩個助教還在講台上聊天，那麼拍我肩膀的人會是誰？於是我慢慢的把頭轉向右後方，我發現有一隻手搭在我肩膀上，原來是政傑。

政傑微笑著，左邊的眉毛挑了一下，又把頭往他搭在我肩膀上的左手點了一下，我看了一下他的左手。這種帶有點神秘的眼神，還有緊緊壓著我肩膀的左手，難道會是……？
為什麼我會把自己搞到這種窘境，其實是有原因的，這話大概要從前天晚上開始說起吧。

就跟往常一樣，考試行程排滿滿的期末考週，有一群平日不讀書的死大學生，窩在宿舍猛抱佛腳之餘，還不忘要注意『批踢踢』有沒有更新訊息，或者跟突然出現在螢幕上的即時通視窗閒聊個兩句；再不然就是偷偷逛人家的部落格，用匿名留下一堆不堪入目的文字後，就到人家的好友列表，開始了走馬看妹，尋花問柳之旅。
我坐在距離不到五十公分的電腦正前方，握著滑鼠的右手快速的移動，嘴巴微微張開，眼睛眨也不眨的盯著螢幕觀看。
這時很多人都以為我在看A片，但是我在這邊要澄清，像我這種在淫聲穢語中打滾約五年有餘的小毛頭，雖然沒機會嘗試媲美伊甸園美味禁果的果實，不過對於見識過各種不怎麼符合人體工學的性愛姿勢的我來說，早已練就了頗深的內力，怎麼可能會被一部毫無創意劇情的A片給吸引的如此著迷。
那麼我到底是在看什麼呢？

菜花：怎樣阿？你到底會不會。

我：靠！太強了，這簡直是神嘛。

就跟往常一樣，我也是那一群平日不讀書，直到考試前才要臨時抱佛腳的其中一個死大學生。當我正讀的得心應手，感覺正要進入「無我境界」的時候，我被突如其來的『叮咚～』給驚醒。是菜花，他在前幾分鐘前用即時通敲我，傳給我一份名為「用C++Builder寫木馬程式」的PDF檔案。
菜花：傳給周哥，叫他寫一份給我。
周哥是我的室友。

我：你要那個幹嘛？

菜花：我要拿來盜帳號。

菜花：不然勒，難道要拿來做善事？

菜花：爽！

我：你要盜誰的帳號？

菜花：你的。

菜花：你接收到病毒了。

菜花：哈哈。

我：= =

我大略看了一下這份多達十七頁的檔案，內容極驚悚怪異，光是程式碼就整整佔了約十五頁之多。我的腦袋快速旋轉，我心想要是真的讓我寫出一個木馬程式的話，那我豈不就跟電影中，戴黑墨鏡、穿黑西裝、行動速度跟子彈一樣快的駭客一樣，可以輕鬆的竊取存放在系館實驗室中某一台電腦裡面的試卷題目？如果真的被我辦到了，那麼這學期要歐趴還不容易？

哈哈哈哈…哈哈哈哈哈…
我放下手中的課本，在視窗桌面上新增一個資料夾，名稱就命名為「救世主」。

不用上課和考試的這兩天，我按照PDF裡面的指示，就在太陽東昇之際的今天，終於撰寫完成了我的第一個木馬程式。

很多學過程式語言的人都知道，程式撰寫完成後，需要電腦幫忙組譯程式，轉換成目的碼，才能透過載入程式載入記憶體中執行。
就在這一刻，就在按下滑鼠按鍵的這一刻，人類的歷史將會寫下新的一頁。人類史上最強的駭客，將在此時此刻誕生……。
我吞了口口水，汗水沿著我的額頭弧線緩緩流下，心臟一直不斷砰砰作響。

我的手杵在滑鼠上，螢幕上的滑鼠游標也一直停留在『Compile』。
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一點也不敢馬虎，因為這就跟製作炸彈和毒藥一樣，要是一個不小心，就會很有可能把住在我電腦裡面的蒼井空、愛田由、菅野亞梨沙等人殺死，要是這樣的悲劇真的發生的話，其後果真的不堪想像。

按吧！我把滑鼠按了下去，電腦的CPU和記憶體似乎開始運作，出現在螢幕上的數據，顯示出來的結果似乎一切正常。
成功了？！我心想。我彷彿聽見了勝利女神在對我唱歌，我的內心似乎產生了一股莫名的感動，我想哭。

「希律律！！」我的喇叭突然發出一聲不應該會有的叫聲，那是馬叫聲。

卡巴斯基紅色邊框的警告視窗從螢幕右下角竄出，上面寫著「發現不明木馬程式正在攻擊您的電腦」。

就跟連續劇一樣，悲劇總是一幕接著一幕跟著發生。發現木馬程式的警告視窗隱沒到螢幕的下方後，緊接著出現的是「系統發生錯誤，將於XX：XX：XX自動關閉」的字樣。
我看著時間一直倒數計時著，直到螢幕一道閃光，緊接著變成黑黑的畫面後，我才回過神來。我瞬間想通了一件事，原來我聽見的不是勝利女神的歌聲，而是勝利女神的嘲笑聲，我的內心似乎產生了一股莫名的刺痛。
晚上的考試，看著將近一半空白的考卷，政傑的手仍然搭在我的肩上，助教還在講台上聊天。
眼看時間一分一秒的流逝，趁著助教還在聊天的時候，我迅速接過政傑壓在我肩膀上的紙條。我馬上打開紙條，果然是答案！政傑突然從我身邊經過，他臨走前對我笑了一下，我看著他瀟灑的走向助教的位子，看他充滿自信的步伐，每一步都有風的樣子，我更加的相信他傳給我的小抄是全世界最標準的答案。

我的眼睛充滿了感激的淚水，但是現在不是哭的時候。我把眼淚差乾淨後，趕緊把握住最後的一分一妙，把還能寫的答案都補上。

「同學，你在幹什麼？」正當我在埋頭苦抄的時候，左前方突然出現的助教令我大吃一驚。
「你手上那是什麼？拿出來。」那助教伸出他那稍微嫌肥的右手在我眼前晃阿晃的。

我看著他的眼睛，時間還有7分鐘左右，還夠我抄個兩題，偏偏半路殺出這隻程咬金。我突然靈光一閃，想到以前在新聞上看到的報導：美國知名魔術師，大衛布萊恩，日前，與助理在超商門口遭遇強盜搶劫，大衛隨即將利用自己熟悉的魔術，把自己身上的現金變不見。

事不宜遲，我用左手把小抄完完全全的覆蓋在桌面上，左手開始在桌面上摩擦，隨意晃動兩下後，我抬頭並且笑著看著助教。
「沒有阿，我手上又沒東西。」我說。

「那你左手壓著的是什麼，拿起來讓我看看阿。」

「喔，好阿。」

隨後我把左手慢慢舉起，手心朝助教的方向展示，然後我扭動五指，證明我的手中是真的沒有東西。

助教露出不可思議的眼神，望著只放著筆和考卷的桌面。

「你…你下次在這樣，我會跟老師說你作弊。趕快繼續寫，時間快到了。」他走掉了。

我看著他的身影慢慢繞過講台走向另外一邊後，馬上彎腰到桌子底下找剛剛被我變不見的小抄。事實上，小抄最後的去處會在哪裡，我自己也沒辦法掌握，我預估小抄應該會出現在桌子底下，或是我的口袋裡，不過我自認功力還沒到把東西變到口袋的階段。

在桌子底下找了一下，一直都找不到小抄的蹤影，我開始狐疑了，難道真的會跑到我的口袋嗎？我開始在我身上四處摸索，把可以藏東西的口袋或暗袋通通翻出來。

還是沒有！？可惡，到底會跑到哪去阿？

同樣還是那個助教，他又突然從我身邊經過，他看見我緊張的樣子時就問，

「怎麼了，在找東西喔？」

「沒事。」我說。

我無奈的拿起筆，雙手放在桌面上，又開始了毫無頭緒的思考，助教隨後轉身離開。我轉過頭去看助教，我又吃驚了！

那助教的牛仔褲把他的肥屁股擠壓出一到豐厚渾圓的美感，令我吃驚的不在於他的牛仔褲和屁股，而是在他牛仔褲後方的口袋內，稍微的露出了那一小片白白的紙。

到目前為止，我還在嘗試著把紙變到口袋裡面，而且這個口袋還要是別人的口袋。

